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副刊
SUPPLEMENT

两江潮两江潮
CHONGQING DAILY

2020年7月26日 星期日
策划 吴国红 主编 李健 美编 乔宇 4

□李晓

已经过了7月16日零点，傅哥还在床上
辗转反侧，他总觉得身子燥热无法入睡。木
门嘎吱嘎吱响，是山风在吹。

傅哥是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社区党支
部书记傅山祥，住在城郊农庄。凌晨3点，他
索性起床，抬头见黑云低垂，一道闪电在云层
缝隙中划过，似乎是在给行走的黑云照亮天
路。

早晨7点，滂沱雨水哗哗哗从天倾落。
傅哥冲出屋，望着屋旁溃坝后的鱼池，池内养
的团鱼鲤鱼们随洪水冲出，一排排盆景植物
被洪水席卷而去。傅哥正要去抢盆景，手机
铃声响了，是街道纪工委向群召书记打来的，
她是驻社区的干部。向书记声音急促：“傅书
记，老街雨大，五桥河暴涨，很危险，马上赶到
社区!”

傅哥来不及细想，驱车沿着洪水漫溢的
山道飞驰。刚到山路与主公路交界处，公路
上有人大声呼救：“有个老婆婆困在屋子里。”
回头一望，怒吼的洪水正沿着那家屋子院坝
冲出。傅哥没加犹豫，蹚过河水冲进屋，把那
个94岁的老婆婆背出了屋。

傅哥继续驾车飞驰，电话不断响起，铺天
盖地的雨声中，电话里的声音只听得隐隐约
约。途中，山上冲下的泥石流堵住了去路，正
好碰见前面一辆摩托车，他坐上去往老街社
区赶去。

百年老街在暴雨中飘摇。傅哥赶到社区
时，五桥河的洪水正冲泄而出。这条温顺的
河流是长江二级支流，它是老街人心中的母
亲河，每一个老街人，都是喝着它的乳汁长大
的。

傅哥和向书记、社区干部们一合议，决
定分头奔赴老街街巷通知沿河居住的居民
迅速撤离。他们拿着小喇叭，大声喊：“洪水
要来了，马上离开家!” 大家的嗓子都喊嘶
哑了，大雨中的声音还是显得很微弱。他们
又一家一家敲门，全身淋湿后裤腿紧绷，腿
脚有些发软，软软走上几步后，又梦醒一般
地突然往前冲，这是与暴涨的洪水在赛跑
呀!一些居民还在睡觉，睡眼惺忪中跌跌撞
撞往外跑。76岁的刘老汉抱着一个木箱，
里面有他的13张银行存折。刘老汉平时连
买一个馒头吃也舍不得，13张存折是他勒
紧裤腰带攒下的，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一笔
一笔计算。

从老街巷子里冲出门的王大哥，手里抱
着一床刚买不久的凉席，突然又转身往回跑
——他想起家里还有前不久才买的一口高压
锅，只用过一次。傅哥大声喊：“你回去干啥
子?”王大哥嘟嚷着说，还有一口高压锅，新买
的。“你还要不要命啊!” 傅哥奔过去，拉住
王大哥就开跑，五桥河的浑黄洪水已灌进香
炉街的巷子里，漫到了大腿处。

洪水中，老巷子里的500多居民被紧急
疏散了。这时，一个志愿者大声喊，香炉街临
河的居民楼二楼楼梯口还站着一个老婆婆和
一对母女在呼救。穿上救生衣的傅哥让志愿
者找来绳子，一头拴在行道树上，一头拴在自

己腰上，他跳进齐腰深的洪流中，艰难地向街
对面蹚过去，把受困的三人安全地转移到了
安全地点。

傅哥在洪流中救援的这幅图片，正好被
一名志愿者拍到了，当天刷爆了社区居民的
微信朋友圈，不少人留言：傅哥，好样的!

30岁出头的小何在老街长大，大学毕业
后在本地电视台做记者。当天一大早，他扛
着摄像机直奔老街采访。小何拍摄的老街抢
险救援新闻画面，第二天在中央电视台几个
频道相继播出。洪流中的傅哥出现在央视新
闻里，他说，没得啥子，没得啥子，我当时也没
想那么多，救人啊，是我的本能。

7月16日那天的降雨量达到了208毫
米，创下了自老街有水文历史纪录以来的
新高。上午 10点 40分，洪水漫过了老街
的百年石拱老桥，当洪水逼近桥顶，洪峰中
仅露出老桥的小小“头顶”时，站在远处的
老街居民，感觉洪水也漫到了胸口，有人轻
轻捂住了胸口在无声祈祷，老桥，挺住啊！
老桥，它是老街人心里的老祖宗，老街人生
活的半径以它为圆心，来来往往千千万万
双脚印的覆盖，让老桥每一块石头都浸润
了岁月的包浆。有一次我赤足走在老桥的
青石上面，感觉有砚台般的光滑，一股温润
之气贯穿了肺腑。遥想百年前，还拖着长
辫子的家乡工匠们，为临河的老镇精心设
计了这座坚固的石拱桥，它顽强而沉默地
伫立在岁月的天光下，让我想起了从前车
马慢邮件慢的日子。而今的老桥，是留给
老街人心里共同的抚慰，是绵绵的乡愁，它
如慈爱老祖母凝望的模样，让老街人凭吊
岁月往事，抵御着岁月里消逝的某些东
西。老桥两边临河的吊脚楼里，那些理发
铺、修表店、配锁店、卖筲箕撮箕的农具店、
铁匠铺、弹棉铺、油条铺、卤肉铺……成为
一帧帧旧时光里的黑白底片。

当天上午11点，五桥老街被紧急转移安
置了2600多人，武警部队与社会各界力量出
动冲锋舟、救生艇等开展了大救援。午后两
点过，咆哮洪水终于退去，老街的人，齐刷刷
的目光投向了老桥。老桥无恙，老桥只是在
洪水中洗了个澡，它抖了抖满身的风尘，静静
地看着浩荡江水东流去。站在桥端的老何给
老桥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几个居民也躬腰向
老桥致意。

洪水侵袭过的老街，满目疮痍。一些居
民、商家损失惨重，但很少看到他们脸上悲
伤的表情。在老街开了一个家具店的老刘，
家具全部被河水浸泡成了废品。他收拾着
凌乱的店铺，见到我还坦然地说：“没事儿没
事儿，只要命还在，该来的都会来，该有的都
会有。”开泡菜店的老项家，200多个泡菜坛
子被冲走了，还有几千斤泡菜与货物也打了
水漂，损失了20多万元。我与社区干部进
屋统计灾情时，老项的妻子哭了，老项拍着
妻子的背安慰道：“我们人还在嘛，娃娃还在
读研究生嘛。”老项血压有些高，平时喜欢喝
点酒，妻子总担心他的健康。这一次老项决
定戒酒了，说要好好爱惜身体，把生意坚持
下去。

挺住啊！百年老桥

这个夏天的雨水有点多，这个
夏天的洪水有点凶。随之而来的
还有岩石垮塌、道路中断、良田被
毁，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

就在这令人揪心的时刻，村社
干部来了，公安民警来了，部队官
兵来了，青年志愿者来了……是他
们，奋战在抗洪抢险的最前线。

这些身影，和重庆人面对困难
所表现出来的达观、勇敢与自信，构
成了这个夏天波澜壮阔的战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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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建国

7月17日的夜晚，从阳台上望出去，满
当当的一江水像镜面一样，将两岸的灯光反
射出来，整个夜景海市蜃楼似的。或许我就
是被这个美景给吸引了，一时心血来潮，要
出去走走。妻子也立即响应，于是，我们驱
车出门。

没想到，在菜园坝下道的时候，却堵车
了。

水果批发市场，历来就是这个时间点生
意最旺，各区县经销商以及主城的水果店老
板，都开着货车或者叫上货拉拉来进货。

等我们慢慢往前的时候，才发现从菜园
坝菜袁路那一段，一直到九滨路，一辆挨着
一辆，连绵几公里，都排满了装得满满的西
瓜大货车。所有车辆都打着灯光，车队像一
条长长的火龙，非常壮观。

大卡车基本上都是陕西、河南等外地牌
照，每辆车前面都摆放了一张小桌子、一把
椅子、一台磅秤，卖水果的老板躺在塑料椅
子上，打着光膀子，摇着蒲扇，等待客户光
临。而旁边的小桌上呢，一个划开的西瓜像
一朵漂亮的花瓣。

我们看中的这辆车，老板是一位中年妇
女，见我们要买西瓜，说一块二一斤，任意挑
选。其实我们也不会挑，说随便抱一个就
是。

“一个西瓜平均20斤，按照一车30吨
计算，一车大概3000个。一个西瓜赚个两
三块，一车货卖完，大概毛利润在七八千块，
除掉开支，也就是赚取一点辛苦费。”在妻子
扫码付钱的当头，女老板给我们算了一笔
账。虽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但还是很闷热。
她顺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利索地将我们
买的西瓜装进袋子里。旁边的工人们打着
光膀子，像流水线作业那样，从大卡车上扔
下来的西瓜，被下面的接住，然后装进前来
进货的小货车里，码得整整齐齐。

因为住在对岸南滨路上，我这十几年来
对洪水涨势非常清楚，包括菜园坝水果市
场、竹木市场的情况。正如女老板说的，他
们都习惯了，习惯了江上的风平浪静，也习
惯了某天洪水滔天。洪水来了，他们就搬出

来；洪水退了，他们又搬回去。还有人说，与
洪水斗，其乐无穷。

而我对于洪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
2015年。

几乎是一夜之间，菜园坝整个竹木市
场、水果市场全被淹没，所幸没有人员伤
亡。在菜袁路下面，靠江的一面，由于洪水
从排水口倒灌进来，进入了道路下面的负一
楼、负二楼、负三楼，而很多商贩的库房就租
在负三楼、负二楼。这下可苦了他们。

周大姐就是一个。
周大姐冬天卖棉絮，夏天卖席子。那晚

洪水来得太猛，连朝天门、解放碑的搬运都
叫来了，库房的货物还是抢运不赢，她价值
30多万元的席子，全部“泡汤”了。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上学，在外打工的周
大姐和丈夫老白2013年返乡，在菜园坝开
了间店铺，日子也算蒸蒸日上。那年，他们
一次性从湖南厂家进了30多万元的席子，
没想到，刚搬进库房不久，就被大水淹了。
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我可能又要出去打工，可快60岁了，
还能做什么？”老白叹了一口气。

“没得出息！你看河坝廖二娃，跳板都
被河水冲走完了，也没有见他哭呢！只要人
还在，怕啥子嘛！”话虽这样说，但周大姐还
是抹起泪来。

等洪水退了之后，暴热天就跟着来了。
那阵子，大太阳底下，都是周大姐在公路边
晒席子的身影，“这可是钱啊！”她用水桶提
来水，跪在地上，用刷子刷，用抹布抹。就这
样，周大姐把洗得干干净净的席子降价卖给
了工地上的农民工，没亏不说，还小赚了点。

而周大姐说的廖二娃呢，是在河边竹木
市场做跳板生意的。

那天洪水来得太快，廖二娃的跳板才转
运了一车，剩下的被大水冲走了。洪水退
后，很多人看见廖二娃穿着一条短裤，划着
一只小船，撑着一根长竹竿在江中打捞跳
板。

西瓜老板、周大姐、廖二娃们，让我们看
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正是这种不向苦
难低头的精神，我想，就算再大的洪水来了，
两江沿岸的人们都不会退却。

当洪水来临的时候

□罗安会

入伏之初，我和家人计划上四面
山避暑。不想，强降雨、大暴雨等席卷
全国多地。眼看着江河溪流水位猛
涨，大雨竟还要持续半个多月。

安全起见，我只好按兵不动，每
天窝在滨江大道的楼房里，看天上黑
云聚集，听耳畔雷声滚动，哗啦啦大
雨下个不停，整个城区笼罩在灰色雨
雾中，连平日里青翠葱茏的远山都不
见了踪影。

看着被暴雨冲刷的滨江路，我
的思绪不禁飞回到 30年前的抗洪
抢险岁月。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
滨江路还是一片荒地，潮涨，江水漫
上江岸；潮落，卵石泥沙裸露。江边
没有路，沙石和生活垃圾堆积，浑浊
的污水粪水从通泰门、北固门、东
门、大西门的下水道直排江中，臭气
熏天。

民谣曰：“江津城，地势洼，五月
六月要搬家，七八九月抗洪水，十月
修补安新家。”那年，一场特大洪水袭
击了江津，江水倒灌进城区，低洼地
带一片汪洋。怡然街、竹器街、河坝
街、迎根门的房子只剩一半立在水
中，江面上漂满桌凳、木桶、脚盆、凉
床以及坛坛罐罐，木船、渔船、木盆在
水中划去划来抢救物资。妻
子娘家住在竹器
街，幸好我犟着提

前搬了家，否则损失肯定惨重。一位
同事住在妻子娘家隔壁，我叫他早点
搬家，他还嘲笑我胆小。果不其然，
不到半天功夫，竹器街仅剩下房顶。
要不是居委会派人帮忙，他家的被盖
衣物一样也拿不出来。

那时，上千名民工在修建滨江防
洪大堤，工程进行中就遇到了洪水滔
滔。防洪大堤危在旦夕，指挥部迅速
组织力量抢险救灾，努力让损失减至
最低。当时我辞职经商创办了一家
电视摄像服务部，我将摄像机镜头对
准奋力抢险的民工，对准顶风冒雨将
救援设备转移到安全地带的青年突
击队员，对准吃住在棚里的民工以及
主动捐款出力的市民……这些鲜活
的画面被江津电视台制成专题片播
出，许多人看后热泪盈眶。当198米
高的滨江大道护岸大堤终于屹立在
河岸上，我荣获了“滨江工程建设先
进个人”称号。

此后，在滨江防洪大堤的护佑
下，我们过了好些年的安生日子。然
而，2012年夏季，又遭遇了百年一遇
的大洪峰，水位超出大堤1米多，滨
江大道一片汪洋。这年，我作为自愿
者和渔夫一起搭乘渔船，配

合居委会抢险队穿梭于七贤街与北
固门滨江大道一带，帮助抢运货物。
退水后，十余公里长的滨江大道清淤
工作量很大，几千人热火朝天苦干一
天，滨江大道又恢复了往日的洁净。
北固门滨江路的水文标记上，从此刻
上了“2012年 7月，洪水标高199.1
米”的历史印记。

想不到，今年这场洪水也如此凶
猛。有300多年历史的李市镇顺河
老街，一色的明清串架木屋，青石板
街上，青苔覆盖但整洁光滑，老作坊、
酿酒坊、木匠铺、杂货铺林立，引得不
少远客流连忘返。就在前几天，我们
还在当地文友带领下沿河街闲逛，我
手持相机东拍西照，记录着老街的面
容。而今，这里却被洪水蹂躏得面目
全非。

李市镇老付说，7月3日凌晨3
点多，正在值班的他发现河水暴涨，
沿河老街开始涨“强盗水”，大水迅速
倒灌进居民家中。他一边打电话通
知镇上，一边飞快地沿街奔走，边走
边大吼：“涨‘强盗水’了，各家各户赶
快撤离!”睡梦中的居民被惊醒，知道
不声不响的“强盗水”凶猛，赶紧收拾

随身衣物，相互帮扶着及时逃离了老
屋老街。

贾嗣镇的一位群众说：“这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凶的洪水，我十岁的娃
儿吓得哇哇大哭。要不是救灾队伍
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人民日
报》报道的《重庆江津——“光脚”校
长抢险记》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綦河流域洪峰过境时，贾嗣祥瑞希望
小学校长易治林在紧急转移学生时
跑掉了鞋子，他干脆光脚跳进水中抢
运教学物资。那些物资就是他的宝
贝呀!那一场战斗下来，学生没有一
个受伤，学校的电脑、书籍无一损
失。待洪水退去，他又拖着疲惫的身
躯开始除淤。壮哉，“光脚”校长!他
是江津无数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的勇敢者的缩影。

如今我老了，不能像当年那样扛
着摄影机奔走，但我的心一直和那些
奋战在抗洪一线的人们在一起。听
天气预报得知，暴雨天气即将结束。
我松了一口气，又开始收拾行李，准
备与家人一起驱车去四面山，怀抱青
山碧水，共享天伦之乐。

我所亲历的三次大洪水

□兰采勇

今夏的暴雨让穿城而过的綦河水位不
断刷新历史数据，甚至超过了记忆深刻的
1998年洪水水位，这让原本见惯不惊的綦
城人有点猝不及防。

从6月下旬起，短短15天内，綦江流域
出现4次洪水。浑浊不堪的洪水像一条桀
骜不驯的黄龙耀武扬威，一路挟卷而来的石
头、泥沙、草芥、树枝等随着波涛起伏不定。
惊涛拍岸，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撞击着
城区两岸的台阶，也撞击着綦城人的心。水
位一涨再涨，漫上了滨河步道，漫上了公路，
綦江的地标性建筑彩虹桥两端隐在了洪水
之中。洪水淹没了北街菜市场、綦江颂大型
浮雕壁画前的观景步道、綦江大桥下老车站
等一些低洼地带，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侵占了文龙街道菜坝社区的一些商铺、居
住楼，以及南州小学和綦江中学的部分教学
楼层。綦江大桥禁止通行，沱湾大桥禁止通
行，城北大桥成为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

在綦江的街镇山乡，不时有岩石垮塌、
大树折断、道路中断，地势较低的田野早已
洪水肆虐，曾经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的水稻
玉米和蔬菜被摧残得惨不忍睹。

就在那些让人心惊的画面里，村社干部
来了，公安民警来了，部队官兵来了，青年志
愿者来了……他们身着各种各样的服装，像
出征的战士义无反顾地迎向暴雨和洪水，紧
急转移群众10万余人，并确保了零伤亡。

洪水渐退，街面上覆盖着厚厚的淤泥，
垃圾和杂物堆积成山，被洪水浸泡过的商店
与门市有如发酵一般狼藉一片，一些路灯、
护栏等设施设备也是东倒西歪，綦河两岸的
花草裹着厚厚的泥浆，看不到生机盎然的景
象，树枝上、护栏上还悬着一些不知从何处
漂来的衣物布料，其情形用“浩劫”来形容绝
不为过。泥土和枯草混杂在一起的潮湿腐
烂，在烈日的曝晒下散发着刺鼻难闻的气
味。

清淤的战斗赓即打响!
城区内上万名党员干部和社会群众自

发组成志愿队伍，来到綦河沿岸的滨江路，
帮助当地居民排水清淤，我所在单位去往受
灾最重的菜坝社区。挖掘机负责清理堆放
在宽阔路道上横七竖八的残垣断壁，洒水车
释放的高压水柱对着积压的泥浆近距离猛
攻。但在挖掘机和洒水车无法到达的小巷
子，只得依靠人力清理。

穿着长筒靴，一脚踩下去，鞋面就被淤
泥迅速给埋没了。一些住家户的门窗家具
破损严重，四处还散落着衣物、食物等支离
破碎的东西。望着隐在巷道里的小泥沟，在
场的人都惊呆了。

“哐当”一声，小张手中的铁铲碰到了隐
藏在淤泥中的障碍物，铁铲纹丝不动。他放
下铲子，双手伸进淤泥中，居然抠出了一块
门板。“来，搭把手，把这个‘拦路虎’搬到运
渣车上去!”

有人靠上来，每人抓着门板的一个角，
“一、二、三”，门板嗖地一声落在了车厢里
面，泥浆飞溅出来砸在众人身上。

都说雨后的太阳光最毒，何况是在盛
夏。清淤的人们不管不顾，没有一人因为
淤泥刺鼻的味道而叫脏叫累，没有人停下
来擦那满脸满身的污渍；腿站得酸软了，扭
一下身体活动一下关节，坚持!手指被钉子
划破了，放在嘴里面吮吸一下，坚持!汗水
顺着睫毛流进眼睛，难受得睁不开眼，坚
持!

“小张，你妈妈来看你了!”只见一个中
年妇女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我们的“战场”。
这位阿姨是抢险英雄，在前期洪水来袭时成
功救援被困人员，返程途中一脚踩空摔倒
了，她的故事一度刷屏微信朋友圈。她为无
法参加清淤工作而耿耿于怀，就拎着一个大
西瓜来慰劳我们。其实，在这清淤的街面
上，还有不少夫妻档、父子兵、母女花。

如今，走在綦江大街小巷，或许你的眼
前还残留着洪水泛滥过后的伤痕，但百姓的
生活已逐渐回归正轨，滨江路上又出现了坝
坝舞爱好者的身影，熟悉的叫卖声又在街头
巷尾响起。

我们熟悉的綦江又回来了!

清淤，一场特殊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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